以案说“典”

网络主播合同效力认定及违约金的确定
——某信息技术公司与何某某演出合同纠纷案

山东高院2022年01月02日

（山东法院民法典适用典型案例62）
裁判要旨

当事人以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演艺经纪合同，合法有效。网络主播单方毁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可综合考虑合同签订的过程，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间及合同履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公司前期对网络主播发展的投入，网络主播自身的影响力、发展前景以及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收益等因素，根据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酌情确定违约金数额。

基本案情

某信息技术公司向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某信息技术公司与何某某于2020年6月签订《演艺经纪协议》，约定由该公司为何某某提供演艺经纪服务，合同期限为一年。合同签订后，某信息技术公司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为培训和包装何某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何某某多次违反合同约定，直播时长及天数没有达到合同约定，后又未经某信息技术公司同意停播擅自退出某信息技术公司指定的探探平台公会，未经某信息技术公司同意擅自将抖音平台合作账号退出公司公会，未经公司同意在抖音平台私设账号开展直播演艺活动，上述违约行为严重侵害了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合法权益。某信息技术公司要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演艺经纪协议》，何某某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承担律师费等诉讼费用。

何某某辩称，何某某系受欺诈签订的《演艺经纪协议》。签订协议前，某信息技术公司告知何某某签订协议只是为了做推广宣传，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协议内容不会对自身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直至某信息技术公司以双方之间存在最低开播时间限制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时，何某某才知道被骗，受欺诈所签协议应予撤销。何某某在直播过程中并未作出有损公司财产权益的行为，反倒是某信息技术公司诱骗何某某与探探签订王牌主播直播协议，后又强制何某某违反与探探之间的约定而与抖音签订金牌主播协议，让何某某面临巨额违约赔偿，严重侵害了何某某的财产权益。何某某中止直播系某信息技术公司违约所致，何某某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何某某向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称：何某某自2020年5月在某信息技术公司做网络主播，2020年6月签订《演艺经纪协议》。何某某并不打算以视频主播为业，只作为过渡期间的工作，对该协议约定的直播时长及时间限制未提出异议。某信息技术公司称《演艺经纪协议》只是帮助何某某作推广使用，并不会对何某某的权利义务作出限制和约束，并承诺何某某如果不想播也没事。何某某受某信息技术公司欺诈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才签订的合同。做主播期间，某信息技术公司尚欠何某某直播收益分成38931.85元。何某某请求依法撤销双方之间的《演艺经纪协议》并判令某信息技术公司向何某某支付直播收益38931.85元及利息。

某信息技术公司针对反诉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书面签订的演艺经纪协议为准，合同签订前的沟通记录只能证明双方交流过程，不能证明签订合同时达成的合意。即使某信息技术公司工作人员与何某某在签约时沟通的内容认定为合同的一部分，亦不能构成何某某违约的抗辩理由。工作人员在微信中承诺“不想播也没事”是合同双方对直播时长的沟通内容，何某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适当的时间开展直播，如有其他原因，也可以不播，但并没有承诺何某某可以在协议期内跳槽至其他平台或自行开展直播演艺活动。合同签订时某信息技术公司就对独家经纪条款进行了多次说明，足以证明本案并不存在欺诈的情形。且何某某已履行合同八个月，佐证了何某某对合同条款的认可。何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合同有充分的认知和理解，其私自开设直播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独家经纪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协议约定，何某某的分成比例一般为月流水的45%，但根据平台的政策会有小幅度调整，何某某主张的欠付金额是平台调整分成比例的结果。何某某获得的探探平台收益是某信息技术公司根据其月总流水45%分配，而非何某某主张扣除平台40%后的45%。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本诉中提交的公证书显示何某某在抖音平台直播期间直播分成比都是50%，其中10%是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得的部分，何某某应当返还该部分收益共计17322.37元。请求驳回何某某的反诉请求。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6月13日，某信息技术公司（甲方）与何某某（乙方）签订《演艺经纪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作为全球范围内独家担任乙方互联网直播演艺、短视频演艺及商业演艺的经纪公司，唯一且排他的负责乙方在甲方指定的互联网平台或线下进行演艺的全部经纪事宜，合作期限为一年。乙方应当遵守甲方关于线上及线下演艺的要求，保证每月在互联网演艺平台进行直播演艺的有效时长不低于20小时，并且有效天数不低于10天，进行短视频演艺的，应保证每月原创有效短视频不少于2条。在该月内低于上述要求，则应于次月起1个自然月内或者按照甲方要求期限内对有效数量进行补足。乙方在抖音等乙方可自提收益的平台所获得的直播收益，按照相应平台规则由乙方自提。乙方在火山等其他不能自提直播收益的平台直播所获得的收益，由甲方统筹分配，并按乙方当月流水的一定比例折合人民币向乙方支付。探探平台乙方可得收益为探探月流水的45%由甲方结算给乙方，由甲方汇款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若平台政策变更，导致给甲方的分成比例降低的，甲方给乙方的分成比例同等降低。双方按自然月进行结算，乙方若对收入有异议，应于收到甲方支付的收入之日起3日内书面提出，由双方再行结算确认上月收入，多退少补，若乙方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甲方结算数额。乙方违反第四条第4款约定的义务或违反第6款拒不补足或其他致使甲乙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对其演艺事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对甲方或其他艺人工作、声誉、形象等造成影响的，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解除协议。违约责任约定：因甲方过错未能按约向乙方支付收入，每逾期1日，应按未付金额万分之三支付乙方违约金。因乙方原因致使第六条事由出现而解除协议的，乙方除应承担本条第一款违约责任外，还应向甲方支付补偿金50万元或乙方在甲方合作平台已获取的所有收益的10倍或乙方已履行合约期内近12个月获得的月平均收入乘以双方剩余合作月份的总金额（实际履行时间不足12个月的，以实际履行时间的月平均收入计算），以前述三者金额最高者为准向甲方支付等内容。

合同签订后，何某某在探探和抖音两个平台进行直播活动。抖音平台的直播收益由何某某通过平台自提，双方对相关收益没有争议。探探平台的收益分成是某信息技术公司结算后，通过转账形式向何某某支付。某信息技术公司主张何某某在该平台直播收益共计659750.21元，并提交电子回单等证据证明其已向何某某支付完毕。何某某主张某信息技术公司欠付收益并提交收益明细截图证明2020年5月至2020年10月其应分得总收益698682.06元。

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某信息技术公司主张何某某存在开设小号直播及退出公司的公会停止直播两项违约行为。何某某对两项违约行为均不予认可，主张系某信息技术公司授意其在抖音开设匿名账户先行开播，探探要求独家合作，某信息技术公司明知其他平台直播可能支付大额违约金仍安排其在抖音进行直播迫使其退出公会。

裁判结果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一、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何某某签订的《演艺经纪协议》解除；二、何某某向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三、何某某向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8320元；四、何某某向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险费1557.48元；五、何某某向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公证费800元；六、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向何某某支付收益53元；七、驳回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八、驳回何某某的反诉诉讼请求。

何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解读

一、何为演艺经纪合同

近年来，网络直播成长为新兴产业。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具有鲜明行业特征，兼具居间、委托、代理、行纪、服务的综合属性。经纪公司以网络主播为核心资源，在主播初期培养、宣传及知名度的积累上支出商业成本。主播在经纪公司包装下以自身的知名度及影响力提升经纪公司流量和效益。

演艺经纪合同的社会关注度较高，相关裁判应立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维护契约精神、引导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起到积极作用。

二、违约金之调整

经查明，演艺经纪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网络主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网络直播行业应具备相当的认知，理应清楚合同签订后其负有按经纪公司要求开展网络直播等合同义务。何某某在未与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开设小号直播及退出公会停播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

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的，应向另一方支付金钱。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惩罚违约人和补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所受损失的效果。违约金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可以约定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约定违约金，一方面是为了事先确定违约后的赔偿数额，以降低法定损失的举证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向对方施加履约压力、督促对方守约而约定高额的违约金，还有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责任过重而约定低额的违约金。

违约金酌减规则是应对违约金数额过高而产生的特殊规则，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院可以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进行干预，这是契约自由的一个例外，其目的在于恢复契约实质自由。基于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规范目的，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查明实际损失，确定基本标准，还应当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综合衡量。本案中，某信息技术公司为了宣传包装主播，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财力，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何某某违约必然给该公司造成损失。何某某在与公司签订合同前已经开始从事网络直播，对行业规则和操作具有一定认知，依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对自己通过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设立相关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何某某私开小号、退出公会的行为确属违约。鉴于网络直播行业因市场波动产生的收益变化较大，立足行业健康发展，综合考虑涉案协议履行期间何某某的收益情况及其过错程度，综合直播行业的特点、直播平台的投入及主播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及违约金兼具惩罚性之特征予以综合考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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